
元旦刚过， 作家铁流就放下
手头的创作， 天天趴在电脑前备
战职称考试。

12

年来，铁流年年如
此，却屡战屡败。 计算机和英语，

就像是两道高不可逾的门槛，无
情地把他挡在副高职称门外。 （

1

月
11

日《人民日报》）

计算机、英语与论文，是职称
评定的“三驾马车”，有哪一样不
达标，就会前功尽弃。 作家铁流只
是参评职称人流中的一员。 由于
职称往往与工资待遇挂钩， 两者
相互“绑定”，令专业人士欲罢不
能。

职称评定机制衍生出“职称
经济”。

2012

年
5

月
4

日，有网友
爆料湖南高校负责职称评审的评
委名单刚刚确定即遭泄露， 身为
评委的警察学院教授刘一兵在宾

馆“开房收钱”。 曝光之后，刘一兵
的评审专家资格被终止。 但这只
是职称腐败的冰山一角。 全国职
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 不仅成为
不良商家牟利的工具，更沦为“花
钱能改分”的“杯具”。 职称论文的
数量与档次直接孕育并催生出
“收费发论文”怪胎。

陈旧的、 落后的职称评定机
制， 早已不适应当代人才认定与
选拔实情， 必须进行改革。 更何
况，职称与工资福利挂钩，与正在
推进的事业单位改革中的绩效工
资预期政策相左。 推进事业单位
改革，尤其是工资制度的改革，不
妨从职称工资改革入手， 削弱职
称的“含金量”，让其回归到专业
水平与专业能力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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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PM2.5爆表，谁能独善其身？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中
意境朦胧的书写，这几天成了京城空气状
况的真实写照。

10

日晚间开始笼罩京城的
雾霾连绵多日，

12

日北京
PM2.5

指数濒
临“爆表”，北京几乎所有区域被意味着最
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覆盖。

卷土重来的
PM2.5

，不只是北京的烦
恼。最近，从华北到江浙再到四川盆地，普
遍是一片大雾弥漫。 从往年看，冬季也是
空气质量下降的重灾区。 然而，在浓重的
雾气中，

PM2.5

的污染之害却越来越清晰
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去年年底，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
构发布了《危险的呼吸———

PM2.5

的健康危

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 其中指出，

PM2.5

污染对公众健康有致命危害。

PM2.5

之害
猛于虎，防控

PM2.5

已经刻不容缓。

在日前的大雾天气中，北京市相关部门
通过网络、微博、电视、广播等渠道及时发布空
气质量信息，建议市民尽量减少出行和户外
停留时间， 建议中小学减少户外运动，同
时加强执法监管，监督相关排污单位减少
污染排放。 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但面对
严峻的

PM2.5

污染形势，信息公开、执法
监管等末端处置手段还不够，如何从源头
治理

PM2.5

，考验着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在
快速发展进程中能否“健康呼吸”。

此前， 北京市环保局的数据表明，北

京
PM2.5

的污染源中，机动车直接和间接
的排放占

22%

，煤炭污染占
16.7%

，工业喷
涂占

16.3%

，城市扬尘污染占
16%

，农村秸
秆焚烧等占

4.5%

，还有
24.5%

来自北京周
边地区。 如此多元的污染源构成，注定了
治理的复杂性和系统性———既要求城市
工业生产的绿色化，也需要居民生活方式
的低碳化；既需要本地的生态净化，也离
不开区域的环境改善。

污染是自由流动的，谁也不能独善其
身。对浩荡的车流、高耸的烟囱、飞扬的烟
尘，我们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以为不在自
己家门口就没事。

PM2.5

的危害，已经像
无孔不入的雾气一样，影响着我们每一个

人。 有研究更是指出，近年来
PM2.5

污染
的高发和加重与煤炭消耗量的急速增长
有直接关系。 尽管北京、广州等城市已经
成为煤炭总量绝对削减的先行者，但独个
城市的单打独斗已不足以应对区域空气
污染扩散的严峻现实，

PM2.5

污染的重灾
区尤其应该啃下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这块硬骨头。

这更说明，治理
PM2.5

，单兵突进难
以奏效，亟须进行顶层设计，出台系统方
案，聚合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 只有使生
态文明的理念，深深融入城市建设、区域
发展、个人生活的宏观与微观之中，才有
清新畅快的健康呼吸。 （李力言）

领导的制服不应该是种诱惑

1

月
10

日晚上
11

时
43

分左
右， 温州市苍南县纪委官方微博
“清廉苍南”回应信息，称“经调查，

该组照片中的男性系宜山安监所
所长高友愿，鉴于高友愿身着工作
服在

KTV

唱歌被拍不雅照片造成
不良影响， 该镇党委研究决定，对
高友愿予以停职检查。 ”（

1

月
12

日
《现代金报》）

从个人角度来说，高友愿作为
一个人，跑去

KTV

玩得天花乱坠，

只要不是在工作时间，咱们也管不
着。 传说中的那位“三陪女”即便和
你关系很铁， 我们也心照不宣，谁
说安监所所长就不能有“红颜知
己”？ 可你穿着国家机构的工作服，

在休闲场合里高歌猛进，那就是你
不对了。 苍南县纪委有话要说：高
友愿当时穿的不是制服，而是防护
服，是安监部门工作服。 此番话听
起来让人感觉绕口，但是说一千道
一万，这高友愿穿的衣服，终究还
不是相关安监部门的工作服？

执法人员制服该怎么穿，很多
执法部门都有明确的规定， 比如：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
定》第十条规定，公安民警着装时，

非因工作需要，不得进入营业性娱
乐场所。 像公安、工商、税务等这些
对于经营场所有执法权的工种，平
日里更要注意，要和工作之外划清
界限。

很多人明白这个道理，却又不
舍那种“被关注”后的虚荣感觉，于
是就闹出这起“穿制服进入休闲场
所狂欢”闹剧！ 觥筹交错之间，穿制
服的自然是全场焦点，谁都让你三
分， 以至于和你关系很铁的美女，

都忍不住要搂着你的熊腰。 在这种
暧昧的环境里，谁能保证国家权力
没有被“自然而然”的寻租掉？

作为公务员，作为领导，拿着
不低的薪水，难道连几件夏天的短
袖都买不起？ 国家的制服，不是你
轻而易举拿出去唬人的“神器”。 到
下班的时候，还是痛痛快快脱下来
吧，不然别人还以为你是不分白天
黑夜地“为人民服务”呢。 （谢伟峰）

“合法财产上亿”官员恳请教我们致富
广东中山市小榄镇联丰社区

书记黄新泽、财经主任霍成堂被举
报有房产以及土地物业价值过亿
元。 霍成堂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

帖子中反映的一些房产和土地确
实是他的，但没有过亿。他还说，他
的资产都是“通过合法合理的渠道
得来的”

(1

月
10

日中国广播网
)

。

作为一名靠工资吃饭的官员，

你凭什么一下子就“合法合理”地
拥有了普通人多少辈子不吃不喝
都挣不来的巨大财富？这怎能不让

同为工薪阶层的我辈小民羡慕嫉
妒恨？ 更别说，还是一下子就有两
名官员一起实现了富翁梦，我们就
更要好好问问了。

作为民众，我们有理由怀着最
大的诚意向官员们请教这样的发
家致富之道。作为官员，既然是“合
法合理”，而且肩负带领民众致富的
大任，面对虚心请教，没有理由隐瞒不
说。 再怎么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官员不能哥俩好， 自己兄弟两个吃
饱喝足了就不管民众的致富梦了。

民众的好奇心已经被官员所谓的
“通过合法合理的渠道得来的”的
解释成功地撩拨起来了，这背后到
底有什么致富秘诀，大家都在睁大了
眼睛等着呢，可千万别告诉我们，只要
有权力做后盾就会无所不能啊。

当然了，如果官员们就是不愿
意做民众的致富引路人，解释不清
楚，或者干脆就是不解释，那还是
请上级部门给大家好好调查一下，

看看官员嘴里的“合理合法”究竟
是怎么回事。

(

山东温国鹏
)

“麻将桌上办公”要害不在麻将桌
10

日， 网友发了一篇图文微
博，称

1

月
9

日《榆林日报》

4

版刊
发的一张图说为“榆林市人民代
表大会议案组工作人员在审查各
代表团送来的议案和建议” 图片
新闻中， 围坐的桌子经细心网友
验证为麻将桌。 （

1

月
11

日《新京
报》）

事实上， 为什么在麻将桌上
办公， 还是该大厦订房部工作人
员解释得比较清楚： 人民大厦标
间挂牌价

1680

元，优惠价
608

元，

没有麻将桌； 有麻将桌的是豪华
套房，挂牌价

2280

元，优惠价
986

元。

这样一来， 议案组工作人员
工作的原因就清楚了： 议案组工
作人员住的是人民大厦里有麻将
桌的豪华套房，里面缺少办公桌，

理所当然地利用麻将桌办公了。

我对于麻将桌上办公没有什
么意见， 倒是对议案组住在豪华
套房里办公有意见。 看来，这次两
会光是一晚五星级饭店的住宿，

即使按优惠价，也需要
608

元
~986

元，而按照挂牌价就更不得了，需
要

1680

元
~2280

元，这么多代表，

开一次会议只住宿费一项就要花
多少钱啊？

有的地方， 两会要住当地最

好的宾馆， 甚至住五星级豪华宾
馆，这个传统做法要改了。 人大会
议重要不是乱花钱的理由，人大代
表也没有乱花钱的特权。 据说榆
林市政府的很多大型会议都在人
民大厦举行，这得浪费纳税人多少
钱啊。

政府会议不得在高级宾馆召
开，是一个老规矩。 早在

2006

年，

中央有关部门就出台规定，各单位
召开会议尽量使用内部的宾馆、招
待所、会议室和车辆，内部宾馆不
具备承接条件的，必须到定点饭店
召开，不得租用高级宾馆、饭店召
开会议。 所以，该市两会还是在五
星级宾馆住宿，实在是匪夷所思。

（殷国安）

近日， 一组陕西榆
林市子洲县政协主席王
玉朴歪着脑袋、 在市政
协闭幕会上睡觉的图片
在微博上流传， 引起网
友关注。当事人回应称，

睡觉因会前吃了药。

(10

日《新华网》

)

开会居然睡觉，这
怎么都说不过去。 若真
的会前吃了药， 开会打
瞌睡，似也情有可原。可
网络曝出的会场瞌睡照
屡见不鲜， 不会全是吃
药惹的祸吧？ 是什么人
开会居然总打瞌睡？ 是
什么会居然总让人打瞌
睡？ 这两个问题不回答
好， 这样的“会场瞌睡
照”就不会是最后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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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瞌睡”该怨谁


